











     
20 世纪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砚秋认为：“中国戏曲的表现
形式，基本上是一种歌舞形式……给观众一种美的感觉的艺
术”。 
那么，21 世纪的川剧工作者，是怎样来创造戏曲“美的感觉”
的呢？近年由隆学义编剧、查明哲总导演、谭继琼主演、重庆市三
峡川剧团演出的大型现代青春川剧《鸣凤》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与
时俱进的范例。 
读《鸣凤》剧本，有读一部“剧诗”的感觉。看过国家舞台艺
术精品工程精品剧目川剧《金子》和黄梅戏《雷雨》的人，对剧作
者隆学义的诗化风格及意境追求已不陌生。他所创作的《鸣凤》，
既取材于巴金“激流三部曲”第一部《家》的有关章节，又不囿于
原著女仆鸣凤与三少爷觉慧的爱情故事；既把“家”作为封建社会
的一个“细胞”来剖析，又把封建家长办“喜事”开场、办“丧
事”告终作为历史的必然来昭示；既把历史的必然与其不可能实现
之间悲剧性冲突中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，又把鸣凤的悲剧命运
和抗争精神作为“虫虫飞”中一闪，一亮，一熄的一个典型来刻
画。剧本选材精，立意深，文字简练，隽语迭出。其构思的精要，
则在于从“人性”的基点上开掘意境——以李驼背、王妈的暧昧情
状相烘托，以陈姨太、冯乐山的畸形关系相反衬，聚焦囚困“家”
中的鸣凤与觉慧的恋情大写而特写：细致入微地抒写他们对自由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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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等的渴望，浓墨重彩地讴歌他俩对美好未来的憧憬，诗情画意般
赞颂二人对爱情与理想的欲求。从而通过真、善、美与假、丑、恶
的鲜明对比，彰显其中蕴含的人文哲理。引读者进入一种“净化”
的境界，在对鸣凤的悲惨遭遇产生怜悯的同时，领悟主人公向往自
由、追求理想而为爱殉情的悲剧精神的伟大与崇高。 
看《鸣凤》演出，有看一出“诗剧”的感觉。如果说剧本是按
戏剧结构用“文字”写诗，那么舞台呈现便是按诗歌结构用“艺
术”演戏。然而，若要弥合剧本诗化风格与当今观众审美能力、欣
赏水平、心理节奏等方面的差距，必须在舞台的艺术呈现上狠下功
夫。我们看到：不仅剧本的文学性方面已具备优质的基础，而且二
度创作的总导演查明哲（话剧）、导演任庭芳（川剧）、张平（舞
蹈）、副导演张承志以及表演、音乐、舞台美术等方面主创人员一
流水准的“再度综合”，显示出传统川剧向现代移步转型的新高
度，标示出戏曲改革与振兴的科学路向。在总导演的指挥协调和艺
术家们的密切配合下，此剧以演员的角色表演为中心，将戏剧的艺
术表现手法与现代的科技表现手段有机结合，创现出不少匠心独
具、引人入胜的戏剧场面，取得了文学性与戏剧性双赢，戏曲化、
地方化、现代化一体，传统艺术精神与现代审美时尚和谐的剧场效
应。 
此剧的演出节奏，总体上趋于轻柔、舒缓。但运用戏剧手法与
科技手段所创现的意境，却显得格外厚重、深沉。例如“序幕”，
整个场景浸染着阴冷的色调，笼罩着阴森的气氛——两扇沉重的
“家门”俨如“国门”台前巨立；天幕夜空流动的萤火忽闪、忽
亮、忽熄（舞美语言）；台上众婢女的劳动身影忽明忽暗与夜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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萤火互映（舞蹈语言）；后台 “虫虫飞”的哀怨歌声悠然回荡（音
乐语言）；李驼背推门吃力、话中有话；高老太爷阴影赫然、声音
外强中干……。这些综合运用声、光、景、乐、舞等艺术语言，通
过夸张、象征、寓意、渲染等手法组创的意境，具体、形象、生
动，可视、可听、可想，给观众以强烈的冲击力。又如“情绽”与
“爱鸣”两场戏，天幕先后以“梅花”与“荷花”两大图案象征
“花季”、写意“爱情”。让观众看到的，不只是规定情景的时空
转换；令观众联想的，不只是与前面“序幕”比照；使观众感受
的，更多是一对恋人青春的靓丽、情感的纯真、内在的善良。这些
情景交融的戏剧场面流光溢彩，给观众以美轮美奂的感觉。尤其令
人赞许的，是“投湖”戏中运用灯光、纱幕所创现的一列女仆若隐
若现的“影子”表演。她们作为鸣凤内在矛盾冲突的外化意象，不
只一个而是涵义颇深的一群。配合主角的表演动作，也非是简单的
模声拟形。既具有陪衬、烘托、呼应等表现手法的功效，又含有对
称、互衬、和谐等戏剧审美的意蕴；不仅是对于川剧传统戏《放
裴》中单个“影子”表演的继承与发展，更富有戏曲化、地方化、
现代化浑然一体的时代特征。 
在舞台调度和虚实处理方面，此剧也不乏令人称道之处。舞台
的三度空间，以写意为主。不仅展示出国画写意的空灵美和图案装
饰的简约美，同时也为演员腾出了宽敞的表演区。例如，舞台的
前、后空间，仅启合一道幕而分内、外（或滑动硬景“大门”代
幕，或升降纱幕制造幻觉）；左、右空间的延伸似无止境；而上、
下空间，则多使用一个利于突出演员表演的三级梯形“平台”，以
多方位的调度来转换台下观众的视觉。这“平台”作为舞台上一件
自动操控的布景道具，在凸显演员扮演角色唱、念、做、舞的过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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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，半虚半实，以实带虚，机动灵活，一物多用——在“情绽”戏
中用于左台前能让观众产生环视感的自转“亭台”；在“爱鸣”戏
中用于右台后渐而向台中划行的“船台”；在“敲窗”戏中用于台
中转动 360 度以显示窗内、窗外、窗侧、窗影的“窗台”；在“投
湖”戏中还用于右台后表示“湖边”。这一“平台”的设计和运
用，创现出不少动静相间、虚实相生的戏剧场面，产生出妙趣横
生、耐人寻味的舞台效果。 
《鸣凤》一剧的音乐和舞蹈，强调了戏曲化、地方化、现代化
的和谐统一。音乐方面总体以川剧高腔曲牌音乐为主，同时也汲取
民歌、曲艺和戏曲板腔体的营养。例如“序幕”中“虫虫飞”那段
唱始听似“歌”，而“明朝谁走谁送谁”一段又“帮”回了高腔；
“情绽”中鸣凤“织出了一个美青年”的唱段，明显地流淌着四川
清音的清丽与柔婉。而觉慧“晨风裹脚下，冷雾醒朝霞”的放腔，
显然是借鉴了板腔体的行腔韵势；“配器”虽减小大锣大鼓的音
量，“伴奏”却注重管弦乐的和谐整一而更富于旋律美。舞蹈方面
总体以传统川剧的表演程式为主，同时也融入现代的民族舞蹈元
素。例如“情綻”和“爱鸣”戏中的主角表演做、舞一体，让人感
到似曾相识而又饶有新意；而“投湖”中鸣凤的肢体语言，又好像
传统川剧《刁窗投江》与现代舞蹈《鸣凤之死》的重合与再生；众
婢女的集体动作与造型，婆娑多姿、错落有致，富于准确的力度和
节奏感。 
如果将《鸣凤》一剧文、音、表、导、美艺术构成各个方面的
创造成果都视为一粒珍珠，那么在“表演中心”意义上，由谭继琼
领衔主演（饰鸣凤）、徐超（饰觉慧）、张国跃（饰李驼背）、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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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梅（饰王妈）、张永琼（饰陈姨太）、任伟（饰冯乐山）等人的
联袂演出，即是贯穿一条珍珠项链的中轴线。重庆市三峡川剧团的
演员，功夫过硬，台风严谨，演出认真，技艺超群。他们的表演一
丝不苟，处处都洋溢着现代川剧人的精、气、神。若以表演特点及
演出风格的不同简论之：谭继琼与徐超的表演光彩照人，似载歌载
舞的“青春剧”；张国跃与全小梅的表演寓庄于谐，似亦悲亦喜的
“含泪的喜剧”；张永琼与任伟的表演装腔作势，似荒诞滑稽的
“讽刺剧”。 
特别令人瞩目的，当然是领衔主演鸣凤的谭继琼（因担任鸣凤
一角的精湛表演而荣获第 25 届“中国戏剧奖·梅花表演奖”）。
她声、色、艺俱佳，唱、念、做、舞皆能。她的表演戏艺并重，蕴
含着“不像不是戏，真像不算艺；悟得情和理，是戏又是艺”的川
剧艺诀哲理。她的“唱”，音质柔润、字正腔圆，声情并茂地唱出
了鸣凤梦想的天真、青春的觉醒；她的“念”，吐词清晰、句句动
听，抑扬顿挫地讲出了鸣凤个性的温良、心声的起伏；她的
“做”，技艺娴熟、细腻生动，神形兼备地表现出鸣凤思想感情的
细微变化；她的“舞”，身段轻盈、姿态优美，兼川剧花旦与现代
女性的神韵于一身。她在“投湖”高潮戏中的精彩表演，将鸣凤内
心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表现得淋漓尽致，具有撼人心魄的感染力。
程砚秋先生上世纪所讲的“美的感觉”，主要是在“看角”意
义上讲戏曲演员运用“四功五法”的审美创造。而《鸣凤》一剧给
予观众的美感，则包括剧本、导演、音乐、表演、舞蹈、舞台美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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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多方面超越前人的再度综合。因而该剧创作实践的成功经验，对
于探索现代戏曲的发展规律，无疑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 
 
 
